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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作家对经典的接受往往内化为自觉的经典意识，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。曹植正是魏晋
之际深受经典影响的代表性辞赋作家，自幼潜心经典，服膺儒学，形成了浓厚的经典意识。这种经典意识在其人生观中

表现为对儒学政治理想的追求和对儒家道德伦理观念的接受；在辞赋创作中，一则表现为主题内容上的积极用世精神；

一则表现为语言形式上的对经典话语的建构：或直引经典篇名取其篇章义，或截取经典文句和词语取其字面义，或化用

经典词语取其引申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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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曹植（１９２－２３２）生活的汉魏之际，正是所谓
“经学中衰”的时期。当此之时，却仍然潜心儒家

经典，服膺儒学理想，坚守行仁履义的儒家传统价

值道德观念，并在其文学创作尤其是辞赋作品中

含蓄了浓厚的经典意识，从而成为“建安文学史”

上一道别致的风景。

一　儒学理想：曹植人生观建构的经
典意识

曹植的儒学理想表现为对于“圣君贤臣”政

治理想的追求。

曹植曾自言其“生乎乱、长乎军”②。但是，社

会的动乱和个人坎坷不平的遭遇，并没有消融他

对政治的热情。曹植从源远流长的儒家传统文化

中吸收丰富的营养和智慧，建构起充满儒学色彩

的“圣君贤臣”政治理想，并为之付出了毕生的追

求和奋斗。

儒家文化原本就有赞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

周、孔等历代圣贤的传统。儒家经典著作中，《尚

书》有《尧典》《舜典》《大禹谟》《汤誓》《汤诰》

《西伯戡黎》《武成》之篇。《论语》中，孔子曰“大

哉，尧之为君也！巍巍乎，唯天为大，唯尧则之”，

“巍巍乎，舜、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”（《泰伯》）。

《孟子》书中，孟子更是“言必称尧、舜”（《滕文公

上》），“非尧舜之道，不敢以陈于王前”（《公孙丑

上》），并专论伯夷、伊尹、柳下惠、孔子为“圣者”

（《万章下》）。

受儒家经典的影响，曹植不仅在《求通亲亲

表》等文章中征引孔子“大哉尧之为君，唯天为

大、唯尧则之”之类的经典言论，而且通过二十九

则历代帝王圣贤《画像赞》的创作，具体勾画了一

个儒家王道政治理想的“圣君贤臣”模式。

建安十八年五月，汉献帝策命曹操为“魏

公”。建安十九年（２１４），魏宫在邺城建成，２３岁
的曹植为宫中所绘历代帝王贤圣像作《画像赞》，

这是一组对历代圣君贤臣的评说辞。其《画赞

序》曰：

观画者见三皇五帝，莫不仰戴。见

三季暴主，莫不悲惋。见篡臣贼嗣，莫不

切齿。见高节妙士，莫不忘食。见忠节

死难，莫不抗首。见忠臣孝子，莫不叹

息。见淫夫妒妇，莫不侧目。见令妃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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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莫不嘉贵。是知存乎鉴者图画也。①

曹植作此文时正当盛年，故而词气峻壮，爱憎

分明。他秉守儒家道德伦理原则，态度鲜明地表

达了对历史人物的评判。其所赞颂的人物均为圣

君贤士，如“三皇五帝”“忠臣孝子”，以及气节高

尚的“高节妙士”、贞守妇道的“令妃顺后”等，这

些人物往往具有“忠”“孝”“节”等品德；而为作

者所贬责的人物却往往是那些“暴”“贼”“淫”

“妒”的“暴主”“篡臣”，或“淫夫妒妇”。很明显，

曹植对历史人物的褒贬，所持的正是儒家经典的

价值标准。

具体到曹植所作的 ２９篇“画像赞”，可谓是
一部历代的圣君贤臣谱。其中圣君多达１８人之
多，如庖牺、女娲、神农、黄帝、少昊、颛顼、帝喾、帝

尧、帝舜、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、周武王、周成王、汉

高帝、汉文帝、汉景帝、汉武帝等，构成了“画像

赞”的主体，其次为贤臣如周公、许由、巢父、池

主、卞随、商山四皓等。例如其《赞》辞云：

《帝尧赞》：克平共工，万国同尘。

巍巍成功，配天则神。②

《帝舜赞》：颛顼氏族，重瞳神圣。

克协顽嚣，应唐莅政。除凶举俊，以齐七

政。膺历受禅，显天之命。③

《殷汤赞》：殷汤伐夏，诸侯振仰。

放桀鸣条，南面以王。桑林之祷，炎灾克

偿。伊尹佐治，可谓贤相。④

曹植对历代圣贤的赞颂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

容：一是赞颂历代帝王明君立国保民的“圣明”，

如帝尧的“巍巍成功，配天则神”，帝舜的“重瞳神

圣”，周文王的“於赫圣德”；二是赞颂忠臣贤相的

“佐治”的功德，如“伊尹佐治，可谓贤相”，“旦

佐治，遂至刑错”，“周公居摄，四海慕利。诵长反

政，达天忠义”，充分体现了曹植对于“圣君贤臣”

儒家政治理想的向往和追求。

对于汉高祖，曹植虽然充分肯定其“遂诛强

楚、光有天下，功齐汤武、业流后嗣”的盛事帝业，

但却以为其“名不继德，行不纯道，直寡善人之美

称，鲜君子之风采”，乃至于“于孝违矣，败古今之

大教，伤王道之实义”。又说：“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

《乐》，帝尧之所以为治也，而高帝轻之；济济多

士，文王之所以获宁也，高帝蔑之不用。”⑤可见汉

高祖是一位缺乏仁孝之德，不习儒家“诗书礼乐”

的君王。相反，光武帝刘秀却不同：

其为德也，通达而多识，仁智而明

恕，乐施而爱人。……股肱有济济之美，

元首有穆穆之容。敦睦九族，有唐虞之

称；高尚纯朴，有羲皇之素。谦虚纳下，

有吐握之劳；留心庶事，有日昃之勤。乃

规弘迹而造皇极，创帝道而立德基。

……立不刊之遐迹，建不朽之元功。金

石播其休烈，诗书载其勋懿。故曰：光武

其近优也。⑥

光武帝仁智明恕、乐施爱人、知于礼法，有仁

义道德之善、君臣和睦之美、周公吐哺之勤，于时

朝廷上下形成君圣臣贤的王道美德，君臣之间上

下同心、恩义怡洽，这是一位以仁化成天下，以德

宾服四夷的明君，所以比汉高祖更要优秀。

在辞赋作品中，曹植的儒学理想则往往表现

为圣君以仁义教化天下的仁政模式和君圣臣贤的

和睦图景。前者如《娱宾赋》曰：

感夏日之炎景兮，游曲观之清凉。

……文人骋其妙说兮，飞轻翰而成章。

谈在昔之清风兮，总贤圣之纪纲。欣公

子之高义兮，得芬芳其若兰。扬仁恩于

白屋兮，逾周公之弃餐。听仁风以忘忧

兮，美酒清而肴甘。⑦

此赋借夏日游观之乐，描写“仁风”和畅、众

贤济济一堂骋文妙说的场面。其中“清风”一语

引自《诗经·大雅·民》“吉甫作诵，穆如清

风”⑧，吉甫即周宣王时的贤相尹吉甫；“周公弃

餐”用周公“一饭三吐哺”的典故，作者借以赞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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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丕能礼贤下士、施行仁政；同时，又以自拟，希望

能为朝廷效力。后者如《玄畅赋》，所描绘的更是

一幅君圣臣贤的政治图景：

夫何希世之大人，罄天壤而作皇。

该仁圣之上义，据神位以统方。补五帝

之漏目，缀三代之维纲。……侥余生之

幸禄，遘《九二》之嘉祥。上同契于稷

%

，降合颖于伊望。……弘道德以为宇，

筑无怨以作藩。播慈惠以为圃，耕柔顺

以为田。①

此赋作于曹丕初登帝位的黄初初年。赋篇颂

扬当朝帝王能“该仁圣之义”，“补五帝之目”，继

三代之法；作者庆幸自己生逢其时，有《易经·乾

卦》“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”一样的幸运，故而希望

能够像稷
0

辅佐舜帝、伊尹辅佐商汤、太公望辅佐

周武王那样辅佐君上，共建一个充满“道德、慈

惠、柔顺”、仁爱而“无怨”的王道社会。在这里，

曹植所期冀的儒家政治理想得到了完美的诗意

呈现。

曹植的儒学理想还表现为对儒家道德理想的

坚守。

与儒家政治理想相联系的儒家道德理想，尤

其表现为对于“忠、孝”观念的遵守。《论语》记

载，孔子在回答鲁定公如何处理“君使臣、臣事

君”的问题时，回答说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”

（《八佾》）。可见，儒家所谓“忠”，是指“君臣遇

合”之礼。对此，曹植有很充分的理解。如他在

《画赞序》将“忠臣孝子”并提；在后来撰于太和二

年（２２８）的《求自试表》中，又说“士之生世，入则
事父，出则事君；事父尚于荣亲，事君贵于兴

国。……固夫忧国忘家，捐躯济难，忠臣之志

也。”②曹植认为：士人“事父”与“事君”有“尚于

荣亲”与“贵于兴国”的不同，“事君”于国是重于

“事父”于家，所以“忠臣之志”应该是“忧国”而

“忘家”的。本着这样的观念，曹植对于其父曹操

与刘汉王朝的关系也从儒家“君臣遇合”之礼的

角度，作出了解释。

建安时期，曹操操持着刘汉王朝的实际权力，

并先后于十三年、十八年被汉献帝任命为“丞相”

和“魏王”，且在行文颁诏时也往往以“孤”自称，

但曹操在名义上并未称“帝”称“君”，与汉天子仍

然存在着“君、臣”名分。所以，曹植恪守儒家崇

尚的“君臣”之礼，坚持称其父为“圣宰”“皇佐”。

如其诗《赠丁仪王粲》曰“皇佐扬天惠、四海无交

兵”，其《七启》称“世有圣宰、翼帝霸世”。而考之

于同时文人王粲及刘桢却有不同，如王粲《从军

诗》云“一由我圣君”③，刘桢《赠五官中郎将》曰

“昔我从元后”④。王、刘二人以“圣君”“元后”称

曹操，已不合儒家“君臣”之礼。而曹植“皇佐”

“圣宰”之称，异于二子，有如明初文人刘履所评：

“可谓不失君臣之义。”⑤

但当其兄曹丕、其侄曹轈称帝之后，曹植遂以

“君臣”相称。在曹植上给曹丕、曹轈二人的“表”

中皆自称“臣”，而称曹丕、曹轈为“陛下”。因为

对于曹植而言，所有人伦关系都应服从君臣关系，

君臣关系是人伦关系中的重中之重。

曹植对儒家道德观念的恪守，还表现为他对

于“孝道”的独到理解和坚持。如《灵芝篇》是一

首申述孝思的诗。诗中先历举“古时”虞舜、伯

瑜、丁兰、董永等孝子的感人事迹，然后直接抒发

自己的孝道情思说：

岁月不安居，呜呼我皇考。生我既

已晚，弃我何其早。《蓼莪》谁所与？念

之令人老。退咏“南风”诗，洒泪满

&

抱。⑥

岁月流逝不居，当年宠爱有加的父亲却早已

弃我而去。诗人又一次诵读起《诗经》的《蓼莪》

《凯风》之诗，心底里追念着父母“劬劳”养育的深

重恩情，不禁浮想联翩，泪满衣衫。字里行间渗透

着作者的真情实感，故有如清人丁晏所评：“读此

诗如见纯孝之性。”⑦

但是，我们细读全诗，深感曹植《灵芝篇》所

要表达的并不只是所谓“纯孝之性”。父亲曹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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卒后，胞兄曹丕称帝，竟强令诸王就国归藩，不得

与母亲兄弟相见。曹植兄弟过着名为王侯、实为

囚徒的生活。故此时此刻，曹植既想借古之孝子

申述己之孝思，更欲借此隐含对于曹丕强行隔绝

母亲兄弟的愤怨，和对于传统“仁孝”之道在当今

之朝继承弘扬的幻想。于是，诗末又置一章“乱

曰”云：

圣皇君四海，德教朝夕宣。万国咸

礼让，百姓家肃虔。庠序不失仪，孝弟处

中田。户有曾闵子，比屋皆仁贤。髫龀

无夭齿，黄发尽其年。陛下三万岁，慈母

亦复然。①

《乱曰》这番“朝夕宣德教、四方咸礼让、百姓

皆仁孝”的美景描绘，曲终奏雅，歌颂当朝，虽然

是当时燕乐歌舞所必具的程序式内容，但也表达

了作者关切母亲卞太后的良苦用心，和希望朝廷

重视德教礼仪、人民皆行人伦孝道的儒学理想。

二　用世精神：曹植辞赋主题建构的
经典意识

曹植“少而好赋”，年十余岁就开始诵读前代

辞赋作品。中年以后，所作辞赋作品“繁多”，仅

作者去其芜杂、又“删定别撰”的《前录》一书就辑

有赋作“七十八篇”之多。可以说，写作辞赋是曹

植终其一生的文学爱好。而受其以儒家思想为主

导的人生价值观念的影响，在作品中表现热切的

政治理想和“戮力上国，流惠下民，建永世之业，

流金石之功”②的积极用世精神愿望，也几乎始终

贯穿着曹植一生前后两个时期的辞赋创作。

曹植生平的前期，是指建安二十五年（２２０）
曹操病卒、曹丕称帝以前的二十余年。这个时期，

曹植以其杰出的天赋才华和仁孝之德而深得父亲

的宠爱，志满意得之际，常在诗文辞赋中尽情抒写

自己的政治热情和建功立业的理想愿望。其中，

尤以那篇为魏晋之际辞赋家傅玄（２１７—２７８）《七
谟序》赞为“奔逸壮丽”的《七启》最有代表性。

建安十五年，渴望早日统一天下的曹操求贤

心切，亲自颁布“唯才是举”的《求贤令》③，号令

四方“贤人君子”乃至“被褐怀玉而钓”之人，挺身

而出，佐时用世，“与之共治天下”。在这样的背

景下，曹植创作《七启》之篇以相呼应，鼓励“隐

居”之士“奋节显义”“驱驰当世”，为国效力。

《七启》模拟西汉赋家枚乘《七发》的体例，假

设主人“镜机子”与隐者“玄微子”的主客问答而

连缀成篇。《七启》首段，作者先写玄微子“隐居

大荒之庭”，离俗轻禄，不问世事。见此情景，主

张入世用世的镜机子往而游说，指出玄微子隐居

不仕的行为是“遁俗遗名、背世灭勋、遗仁义之

英、废人事之纪”④的无益之举；并且承诺将为其

“说游观之至娱，演声色之妖靡，论变化之至妙，

敷道德之弘丽”，可是，玄微子不为所动。接下

去，镜机子依次游说以“肴馔之妙”“容饰之妙”

“羽猎之妙”“宫馆之妙”“声色之妙”五事以启发

他，玄微子仍然无动于衷。一直到镜机子继续例

举战国时田光、荆轲等“游侠之徒”重气轻命和孟

尝君、信陵君等“俊公子”的“飞仁扬义、陵轹诸

侯”的壮举之后，玄微子才有所触动而称“善”焉。

于是，镜机子因势利导，趁势而行，最后提出了第

七事，启发“玄微子”入仕用世，为当下的现实政

治服务：

镜机子曰：世有圣宰，翼帝霸世。同

量乾坤，等耀日月……是以俊硋来仕，观

国之光，举不遗才，进各异方。赞典礼于

辟雍，讲文德于明堂，正流俗之华说，综

孔氏之旧章。散乐移风，国富民康……

此宁子商歌之秋，而吕望所以投纶而逝

也。吾子为太和之民，不欲仕陶唐之世

乎？于是玄微子攘袂而兴，曰：“伟哉言

乎！……至闻天下穆清，明君莅国。览

盈虚之正义，知顽素之迷惑。今予廓尔，

身轻若飞。愿反初服，从子而归。⑤

作者借“镜机子”之口渲染当朝圣宰佐帝霸

世、国富民康、文教俱兴、举不遗才的政治局面，正

是像宁戚、吕望这样的古代贤士辅佐君主，建功立

业、实现人生抱负的大好时机！所以，一直不为所

动的玄微子也最终迷途知返，身轻若飞，愿意在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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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幼文校注：《曹植集校注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，第３２７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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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天下穆清、明君莅国”的时代，干一番事业。当

然，年轻作者曹植的卓越才华和建功立业的志向

抱负，也有了淋漓尽致的表达。

《七启》之外，曹植写于建安时期的其他辞赋

也大多以不同的方式抒写了他的“济世的宏

愿”①。如作于建安十七年的《登台赋》，在夸饰铜

雀台的雄伟壮观之后，又着力颂扬了父亲曹操辅

佐汉帝推行仁政的功绩，如赋云：

天功恒其既立兮，家愿得而获逞。

扬仁化于宇内兮，尽肃恭于上京。虽桓

文之为盛兮，岂足方乎圣明。休矣美矣！

惠泽远扬。翼佐我皇家兮，宁彼四方。

同天地之矩量兮，齐日月之辉光。②

作者极尽夸耀颂扬之能事，字里行间洋溢着

为曹氏家族“翼佐皇家”功业有成的豪迈情怀。

曹植辞赋的用世精神，在涉及军事题材内容

的作品中也有比较集中的展现。如建安十六年，

曹操西征马超，太子曹丕留守监国，年方２０岁的
曹植抱疾从征。因征期紧迫无暇告辞，故曹植作

《离思赋》表达“忆恋”之情。但是，作者仍然在赋

中抒写曹氏父子愿为“皇朝”效命疆场、虽死不疑

的决心，所谓“念慈君之光惠，庶没命而不疑。欲

毕力于旌麾，将何心而远之。愿我君之自爱，为皇

朝而宝己”③。又建安十九年，曹操东征吴国，留

守邺城的曹植又因“想见振旅之盛”而作《东征

赋》，并在赋中想象曹军横江而下大破吴军的生

动情景：“挥朱旗以东指兮，横大江而莫御。循戈

橹于清流兮，汜云梯而容与。禽元帅于中舟兮，振

灵威于东野。”④作者绘声绘色，描写征吴将士驰

骋战场、所向无敌的威猛气概，使读者有如身临其

境的具体感受。还有，大致同时所作的《游观

赋》，原本是记游观之事，但作者却拟之为军队的

出征，如赋中云：

登北观而启路，涉云际之飞除。从

熊罴之武士，荷长戟而先驱。罢若云归，

会如雾聚。车不及回，尘不获举。奋袂

成风，挥汗如雨。⑤

登观启行，云梯凌空，像“熊罴”般勇猛的武

士荷长戟而先驱，其集散的速度又迅捷若“云归

雾聚”：这里描绘的俨然是一派将使出征的情景。

而“熊罴”一词又出自《尚书·康王之诰》“亦有熊

罴之士、不二心之臣，保硋王家”⑥之句，显然也可

见出曹植想像自己能够像“熊罴之士”保卫王室

的用心。

以咏物赋咏怀，借歌咏器物禽鸟抒写用世情

怀，也是曹植前期辞赋的又一特点。这方面的作

品，以写于建安后期的《赋》和《宝刀赋》较为

典型。

作为猛禽一种，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是勇武

善斗的象征，因此古代的武官如虎贲、羽林等多冠

“冠”。故曹植《赋·序》云：

之为禽猛气，其斗终无胜负，期于

必死，遂赋之焉！⑦

正是因为具备这种“其斗期于必死”的勇

猛气节，所以作者才感而赋焉：

体贞刚之烈性，亮《乾》德之所辅。

戴毛角之双立，扬玄黄之劲羽。甘沉陨

而重辱，有节士之仪矩。……若有翻雄

骇逝，孤雌惊翔，则长鸣挑敌，鼓翼专场。

逾高越壑，双战只僵。⑧

赋家以紧密的节奏，和一系列“刚”“烈”

“劲”“节”“雄”“惊”之类的形容词语，描绘这种

敢于“长鸣挑敌、鼓翼专场、双战只僵”的猛禽形

象，赞颂勇武无畏、战不惧死的英雄气概！同时也

将自己期于奔赴疆场、建立功业的雄心夙愿暴露

无遗。

《宝刀赋》的创作，是曹植因为“家父魏王”命

有司锻造“龙、虎、熊、马、雀”五枚宝刀，除家父自

杖其二外，子桓、子建、子林兄弟各得其一而赋。

于是，赋中既叙写宝刀千锤百炼的铸造过程，赞美

宝刀“陆斩犀革，水断龙角，轻击浮截，刃不纤削”

的无比锋利，更热情歌颂魏王“扬武备以御凶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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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积高：《赋史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，第１５３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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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幼文校注：《曹植集校注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，第１５１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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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永天禄而是荷”的雄伟抱负。当然，作者借赋

“宝刀”而表达爱刀“好武”、用世建功的心志，也

不言自明。

曹植生平的后期，即魏文帝黄初、魏明帝太和

初期的十余年间。由于父亲曹操的离世，其兄曹

丕、其侄曹轈父子两代帝王的猜忌迫害，曹植从此

过着名为王侯、实乃朝不保夕的忧惧生活，政治生

命与日常行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。唯一不变

的，可谓是他至死不渝的用世之心和对于辞赋的

创作热情。

此期辞赋对于作者用世精神的抒写，可概括

为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：一是通过对于两代帝王

的颂扬，表白“求自试之心”；二是借叙事咏物之

作，寄托“愿返初服”之意。

曹植在曹丕初登帝位之时，曾有过短暂的梦

想。如其《喜霁赋》曰：

禹身誓于阳旰，卒锡圭而告成。汤

感旱于殷时，造桑林而敷诚。动玉辋而

云披，鸣銮铃而日扬。指北极以为期，吾

将倍道而兼行。①

此赋作于延康元年（２２０），但残缺较多，仅存
八句。头四句借用夏禹、商汤两代开国帝王的传

说，表达对新君的颂美和期许；后四句言圣王出

行，期于北极，作者愿追随圣王足迹。“北极”即

北辰，语出《论语》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

而众星拱之”。曹植化用此语，表白自己愿意追

随新君曹丕，为建立“德政”理想而加倍努力，昼

夜兼程、有所作为。

可是，曹植很快就感受到了来自曹丕的猜忌

和压力。于是，他借叙事咏物之赋，抒写理想遭遇

挫折、抱负难以施展的悲哀，执着地寄托着他佐时

用世的夙愿初心。如《白鹤赋》中的那只“白鹤”：

痛美会之中绝兮，遘严灾而逢殃。

共太息而祗惧兮，抑吞声而不扬。伤本

规之违忤，怅离群而独处。恒窜伏以穷

栖，独哀鸣而戢羽。冀大纲之解结，得奋

翅而远游。②

即便遇灾逢殃、离群独处，生活在这样一种战

战兢兢、忧惧吞声的处境之中，这只曾经“含奇气

之淑祥”的“皓丽素鸟”，似乎仍然没有忘记奋翅

飞翔的理想，它还在盼望着能摆脱罗网而振翅远

游，所谓“冀大纲之解结，得奋翅而远游”！

作为终生喜爱辞赋的文学家，曹植这种始终

不渝的用世情怀，也同样表现在他晚期的赋作中。

且看其《临观赋》曰：

登高墉兮望四泽，临长流兮送远客。

春风畅兮气通灵，草含干兮木交茎。邱

陵窟兮松柏青，南国?兮果载荣。乐时

物之逸豫，悲予志之长违。叹《东山》之

訫勤，歌《式微》以诉归。进无路以效

公，退无隐以营私。俯无鳞以游遁，仰无

翼以翻飞。③

此赋作于太和年间，已是曹植人生末年的作

品，但是仍然突出地表现了对于生命和世事的执

著。作者面对春风和畅的广泽原野，草木滋荣，松

柏青翠，万物复苏，却无法享受眼前生意盎然的美

景，而是从万物适时“逸豫”的自然规律中深刻感

受到了自身命运的乖违，主观理想与客观现实严

重相违的矛盾。于是，作者诵读着歌咏“蝕蝕不

归”的古代诗篇，悲从中来，怨从中来：为什么再

无路报效朝廷以建功业，为什么再不能像鱼儿一

样在水中遨游，再不能像飞鸟一样翱翔在万里蓝

天？此时此刻，《临观赋》读者无不能感受到赋作

者并未止息的用世精神及其壮志未酬的不屈

情怀。

诚如上述，辞赋是曹植终其一生的文学爱好，

表现儒学理想和积极用世的主题情感，也几乎贯

穿了其创作的前后两个时期的主要赋篇。

三　语出经典：曹植辞赋话语建构的
经典意识

对于儒家经典的接受和运用，不仅成为曹植

儒学理想和辞赋创作的重要取义来源，也构成了

其辞赋作品重要的话语表达方式和语言特色。

曹植自幼诵读经典，服膺儒学，对于《诗》

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及《左传》《论》《孟》等儒

家经典著作，可谓烂熟于心。故而写诗作赋之时，

往往能够旁征博引、信手拈来，且左右逢源，不露

痕迹。例如其著名的《学官颂》，一篇仅仅百余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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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颂文，先引孔子《论语》“有颜回者好学”之语开

篇入题，中间化用《尚书》《诗经》《孟子》诸经典

的文辞句义，最后以《礼记·曲礼》“请益则起”句

意结束。全篇的文意和话语，几乎皆从经典征引

和化出。读者如果不熟悉所引经典的本事，就不

能读懂文本字面所包含的真实意义。

运用经典话语建构全篇内容的《学官颂》，或

许是曹植作品中较为典型的案例之一。其实，曹

植辞赋作品运用经典话语表达内容情感的情形也

相当普遍。总体而言，曹植辞赋运用经典话语的

表达方式，大致有如下三种的类型。

第一，直接引出经典篇名，取用其篇章基本义

或部分含义。

如《临观赋》“叹《东山》之訫勤，歌《式微》以

诉归”两句，就是直接引用《诗经·国风》“《东

山》”和“《式微》”二诗的篇题名。《豳风·东山》

写久别家园的征夫归乡途中的经历和设想还家以

后的情景，故《诗序》以为“《东山》，周公东征也。

周公东征，三年而归，劳归士，大夫美之，故作是诗

也……序其情而闵其劳”①。《邶风·式微》全篇

只有两章，其中有诗句云：“式微，式微，胡不归？

微君之故，胡为乎中露？式微，式微，胡不归？微

君之躬，胡为乎泥中？”②当是写苦于劳役之人不

能按时归家的幽怨之情。《诗序》则以为是写“黎

侯寓于卫，其臣劝以归也”。建安曹魏之时，在诗

中引用《东山》《式微》诗名的，还有王粲《从军

诗》的“哀彼《东山》人，喟然感鹳鸣。日月不安

处，人谁获恒宁”③，以及曹植《情诗》的“游者叹

《黍离》、行者歌《式微》”等，均借《东山》《式微》

表达“思归”愿望。因此，联系到《临观赋》的写作

背景、文本内容及这两句诗的上下文，再比照曹植

于魏明帝太和五年仍不得归京且不得与“诸国通

问”而复上《求通亲亲表》等，其所谓“叹《东山》

之訫勤、歌《式微》以诉归”的赋句，当是曹植借二

《诗》“蝕蝕不归”“式微不归”的基本诗意，表达

自己欲进无路、欲罢不能、“欲归”不允的凄惨处

境和幽怨情思。

又《幽思赋》有“搦素筝而慷慨，扬《大雅》之

哀吟”，直接引用《诗经·大雅》之名。《诗经》有

《大雅》《小雅》之分，但郑玄《诗谱序》认为西周

后期幽、厉而下“政教尤衰，周室大坏，《十月之

交》《民劳》《板》《荡》勃尔俱作，众国纷然，怨刺

相寻”④，故谓之“变风、变雅”。《毛诗正义》更以

为《大雅》中自《民劳》《板》《荡》以至《桑柔》等五

篇，即所谓“厉王变大雅”。这些“大雅”诗如《桑

柔》有“于乎有哀，国步斯频”“哀恫中国，具赘卒

荒”之句。曹植既名其赋曰“《幽思》”，其“扬《大

雅》之哀吟”应是取“大雅”诗中有所谓“变雅”哀

怨诗的部分含义，以借写心中的幽怨不平之气。

《酒赋》“辟《酒诰》之明戒”一句，直接引用

《尚书·酒诰》的篇名，是取用《酒诰》篇叙周公以

商纣因酗酒而身死国灭之事，以命康叔在卫国宣

布戒酒法令的基本文义。

《神龟赋》“嗟神龟之奇物，体《乾》《坤》之自

然。下夷方以则地，上规隆而法天”，“嗟禄运之

《屯》《蹇》，终获遇于江滨”，直接引用《易经》之

《乾》《坤》《屯》《蹇》两组四卦卦名，而分别直接

取其字面所含效法天地和命运艰危之意。《玄畅

赋》“侥余生之幸禄，遘《九二》之嘉祥”，则是用

《易经·乾卦》九二爻辞“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”⑤

的基本义，表达了作者希望有幸为朝廷所用的期

盼。《赋》“体贞刚之烈性，亮《乾》德之所辅”，

取《易经》之《乾卦》象征刚健之德的基本含义：

《周易·说卦》曰“乾，健也”⑥；又《周易·杂卦》

曰“《乾》刚《坤》柔”⑦。所谓“乾德”，即指刚健之

德，曹植此赋用以赞美鸟的“贞刚之烈性”。

第二，截取经典文句或词语的字面意义入赋，

从而使赋篇内容自然呈现出庄重典雅的经典意

味。这种情形较多见于曹植辞赋对于《诗经》及

《左传》《三礼》等经典的运用。

先看引《诗经》之例。《归思赋》“信乐土之足

慕，忽并日之载驰”。“乐土”一词，引自《魏风·

３６１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（清）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经注疏·毛诗正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，第３９５页。
（清）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经注疏·毛诗正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，第３０５页。
俞绍初辑校：《建安七子集·王粲集》，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版，第９０页。
（清）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经注疏·毛诗正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，第２６３页。
（清）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经注疏·毛诗正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，第１３页。
（清）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经注疏·毛诗正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，第９４页。
（清）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经注疏·毛诗正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，第９６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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硕鼠》“逝将去女，适彼乐土。乐土乐土，爰得我

所”①之句中，此诗原意是揭露统治者贪婪“重敛、

蚕食于民”，人民被迫出走他乡、远寻他们心目中

的“乐土”；“载驰”引自《睟风·载驰》“载驰载

驱、归唁卫侯”②句，原诗形容许穆夫人闻其兄卫

戴公丧亡噩耗后驰驱归国吊唁。《归思赋》征引

《诗经》成句且两语并用，充分地表达了赋作者离

开荒芜莫振的家乡谯县，满怀期盼地奔向“乐土”

邺城的急切心情。

又《大暑赋》“寒泉涌流，玄木奋荣”，其中“寒

泉”引自《邶风·凯风》“爰有寒泉，在浚之下。有

子七人，母氏劳苦”③句中，《郑笺》谓“曰有寒泉

者，在浚之下浸润之，使浚之民逸乐，以兴七子不

能如也”④，《诗序》云“美七子能尽其孝道”。曹

植此赋之“寒泉涌流”则不牵涉孝道之义，直接使

用其“清凉”的字面本义，说泉水可以给人带来清

凉的感觉。又《藉田赋》“好甘者植乎荠，好苦者

植乎荼”，是说喜欢甜的人种植荠菜，欢喜苦的人

种植荼菜，因为荠甘而荼苦。而“荠甘”“荼苦”之

词，出自《邶风·谷风》“谁谓荼苦？其甘如

荠”⑤，诗人用以比喻妇人为夫所弃，比起被抛弃

的痛苦来，荼菜的苦味就像荠菜一样甘甜。《谷

风》中的“荠甘”“荼苦”均指人生的幸福与痛苦，

而曹植《藉田赋》使用其本义，即味道的甘苦。

再看引《左传》之例。如《闲居赋》曰“何吾人

之介特，去朋匹而无俦”。“介特”引自《左传》昭

公十四年：“长孤幼，养老疾，收介特。”⑥《左传》

中“介特”的本义为孤独之意，曹植此赋即取“介

特”抒发自己孤独无友的悲伤。

再看引《三礼》之例。曹植辞赋常引《三礼》

之名物及典章制度，大多不需特别引申。如《东

征赋》“登城隅之飞观兮，望六师之所营”。所谓

“六师”即“六军”，见于《周礼·夏官·司马》“王

六军，大国三军，次国二军，小国一军”⑦之文。

《东征赋》“六师”一词，为借用《周礼》“王六军”

正大壮盛之意。又《赋》“成武官之首饰，增庭

燎之光辉”，“庭燎”即照明庭中的火炬，引自《周

礼·秋官·司?氏》“凡邦之大事，共坟烛庭

燎”⑧。《赋》用“庭燎”一词状写武士所戴冠

在火炬的照耀下光彩夺目。《叙愁赋》曰“承师保

之明训，诵六列之篇章”，其中“师保”引自《礼

记·文王世子》“入则有保，出则有师，是以教喻

而德成也。”⑨“师保”指教育帝王子女的官员，

《叙愁赋》引“师保”之语取其师保教育之义。又

《离缴雁赋》“含中和之纯气兮，赴四节而征行”。

“中和”出自《礼记·中庸》“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

中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”瑏瑠。《离缴雁赋》引“中

和”之语以言雁之纯淑祥和的品性又兼以自喻。

第三，化用经典词语以取其引申意义，并不限

于字面之义而有所延伸。

这种运用经典的话语表达方式在曹植辞赋中

较为常见，赋作者不限于引用经典话语的字面之

义，而更着重于所蕴含的言外之意。

如引用《诗经》之例。《节游赋》“诵风人之所

叹，遂驾言而出游。步北园而驰骛，庶翱翔以解

忧”。“风人”即《诗》人，“驾言出游”语出《诗

经·邶风·泉水》末句“驾言出游，以写我忧”瑏瑡，

意为驾着马车出游以排遣思归不得的忧愁。《节

游赋》在《泉水》两句诗意的基础之上增加文字而

扩展为四个六言句以适合辞赋的句式特点，并引

申为借出游之乐消解人生无常的生命忧伤。

又如《蝉赋》“有翩翩之狡童兮，步容与于园

圃……持柔竿之冉冉兮，运微黏而我缠”。“狡

童”并见于《郑风·山有扶苏》“不见子充，乃见狡

童”瑏瑢，与《郑风·狡童》“彼狡童兮，不与我言

４６１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
⑨

瑏瑠

瑏瑡

瑏瑢

（清）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经注疏·毛诗正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，第３５９页。
（清）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经注疏·毛诗正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，第８３０页。
（清）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经注疏·毛诗正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，第３０２页。
（清）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经注疏·毛诗正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，第３０２页。
（清）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经注疏·毛诗正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，第３０４页。
（清）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经注疏·春秋左传正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，第２０７６页。
（清）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经注疏·周礼注疏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，第８３０页。
（清）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经注疏·周礼注疏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，第８８５页。
（清）孙希旦：《礼记集解》，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版，第５６３页。
（南宋）朱熹：《四书章句集注·中庸章句》，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，第１８页。
（清）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经注疏·毛诗正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，第３０９页。
（清）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经注疏·毛诗正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，第３４２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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兮……彼狡童兮，不与我食兮。”①《郑风》两诗中

的“狡童”，是戏谑地指称情歌中的男士为狡猾的

小儿、男子。《蝉赋》中的“狡童”，则是指捕蝉的

顽童，他们是扼杀蝉之生命的暴徒。又《蝉赋》乱

曰“《诗》叹鸣蜩，声觕觕兮”，通过增字改写的方

式，化用《诗经·小雅·小弁》“鸣蜩觕觕”之句，

描写蝉的善鸣及音声动听。

《离缴雁赋》有“蒙生全之顾复，何恩施之隆

博”之语。“顾复”一语乃化用《诗经·小雅·蓼

莪》之语“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。抚我畜我，长我

育我，顾我复我，出入腹我”②。曹植赋引“顾复”

一语，将《蓼莪》原诗父母“照料、庇护”子女之义

延伸为对于拯救“离缴雁”生命之人的感恩。

如引《仪礼》之例。如《鹦鹉赋》曰“遇旅人之

严网，残六翮之无遗”，其中“旅人”引自《仪礼·

公食大夫礼》“旅人南面加匕于鼎”③，“旅人”指

周代宫中掌烹割之官。《鹦鹉赋》引“旅人”而增

“严网”一词，构成两个六言对句，引申为捕鹦鹉

者布下巨大罗网，摧残众多弱小生命，且暗喻曹丕

对其兄弟诸王的无情忌害。

再如引《论语》之例。《喜霁赋》“指北极以为

期，吾将倍道而兼行”，《尔雅·释天》言“北极谓

之北辰。”而“北辰”出自《论语·为政》“为政以

德，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”④。《喜霁赋》通

过改写化用，引申为自己愿意追随新君曹丕为建

立“德政”目标而努力奋进。又《迷迭香赋》“信繁

华之速实兮，弗见凋于严霜”，是化用《论语·子

罕》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?”⑤句意，以赞美迷迭

香具有不畏严寒的坚贞品质。

ＣａｏＺｈｉｓ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ｏｆ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
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ａｎｄＣｉＦｕ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Ｃｒｅａｔｉｏｎ

ＺＨＡＮＧＪｉａｇｕｏ１，２＆ＨＥＸｉｎｗｅｎ１

（１．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，Ｈｕｂ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，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６２，Ｃｈｉｎａ；

２．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，Ｈｕａｉ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，Ｈｕａｉｈｕａ４１８００００，Ｃｈｉｎａ）

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：Ｔｈｅｗｒｉｔｅｒｓ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ｉｓｏｆｔｅ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ｅｄａｓｔｈｅ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ｏｒ
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，ａｎ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ｌｙｏｒ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ｌｙ．ＣａｏＺｈｉｗａｓ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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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清）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经注疏·毛诗正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，第３４２页
（清）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经注疏·毛诗正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，第４６０页。
（清）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经注疏·仪礼注疏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，第１０８０页。
（南宋）朱熹：《四书章句集注·论语集注》，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，第５３页。
（南宋）朱熹：《四书章句集注·论语集注》，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，第１１５页。


